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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誠文
1971年巨人隊少棒國手，為國家捧回世界少棒冠軍盃。臺南一中畢業後，考進臺
大電機系，1981年從臺大電機系畢業，1984年負笈美國深造，1987年取得美國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學博士。學成返國任教於清華大學電機
系，2000-2003兼任系主任，2004-2007擔任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鑽研超大型積體
電路設計與測試和半導體記憶體測試，卓然有成，2004當選IEEE Fellow。2007年
借調至工研院主持系統晶片中心，以DSP（數位訊號處理器）技術及其技轉為起
點，要協助臺灣建立自有品牌，與國際大廠競逐天下。

誰叫你要唸大學！
文／吳誠文

小時候與我一起在球場上征戰的隊友到後來並沒有人人都唸大學。

部分唸大學的也有幾個選擇唸體育系，並繼續在他們熱愛的棒球運動中

盡一己之力。我的小學與國中同學唸大學的比例也並不高。我記得我到

清大教書後沒兩年，我的國中同學舉辦了一次同學會，結果大家發現當

時最有成就（以個人收入而言）的一位同學已是一個小企業的大老闆。

30出頭的年紀，扣掉當兵兩年，他在職場早已奮鬥了15、6年了，而我

才剛剛開始我的教書生涯。他國中畢業沒考上高中，便索性選擇一個他

自認可以勝任的工作，從學徒做起，一直磨到當師傅，再自己創業當老

闆。他輕鬆地支付我們同學會的餐費。當有人問他：「為什麼我賺的錢不

到你的十分之一？」他卻回答：「誰叫你要唸大學！」

我這位事業有成的國中同學也許不一定可以當作現代青年的典範，

不過倒是值得我們思考他當初的抉擇，以及他的自知之明。我在1977年

從臺南一中畢業，並考進臺大電機系。我約略記得當時大學聯考每年考

生人數是10萬人左右，而錄取率不到三成。當然就如同我那位國中同學

一樣，大多數同年齡的人是不在這10萬考生當中的。也就是說，當時的

年輕人進大學的是極少數，他們被稱作知識份子。

30年後的今天，大學入學錄取率已接近100%。如果再加上過去10年

來以驚人速度增加的科技大學招生名額，則總名額已超過考生人數。

可以斷言，同年齡的年輕人進大學的比例已大幅度地增加，可能已

接近一半。既然大家都唸大學，你就不用擔心有人會挖苦你：「誰

叫你要唸大學！」

當年與我同在巨人少棒隊的隊友當中，林文崇也曾負笈美

國，李泉成進了國防醫學院，葉志仙唸輔大體育系，而李居明與

徐生明進了文化大學體育系。徐生明後來到韓國打職棒時，更奮

發上進，唸了一個體育碩士。李居明與徐生明是所有棒球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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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臺大棒球隊，國手、好手如雲，贏得多座冠
軍獎盃。（提供／陳國華）

熟知的人物，而葉志仙從少棒到成棒輝煌的棒球歷

程也是許多老球迷津津樂道的，可是他並沒有選擇

進入職棒界發展，反而選擇體育學術的途徑，如今

已是輔大體育系教授。也許還有其他久未聯絡的隊

友後來也上了大學。這樣說來，14個人當中也許有

半數唸大學，這個比例遠高於當時全國的平均值。

沒有進大學的隊友也有幾個是唸專科學校的，可見

得我們的少棒選手多少受到關照，而且資質是不差

的。受到關照的小孩，多數被期待要唸大學。今天

雖然進好大學仍然不容易，可是只要你不挑剔，要

唸個學士學位是很容易的。如果真的大家都唸大學

了，你就不用擔心有人會挖苦你：「誰叫你要唸大

學！」

我在1980年，也就是電機系大三升大四的暑

假，被系上分派到位於中和的臺灣松下電器公司去

實習了兩個多月。我印象中，當時的廠長是一位成

大電機系的校友，而這樣一個數千人的公司裡大學

畢業的員工數目恐怕是個位數。我與另兩位同學到

那裡實習被當成是罕見的溫室裡的花朵，一方面受

到大家的寵愛，一方面大家也懷疑我們幾個大學生

是否能從事「黑手」（實務）的工作。當時負責帶我

的是一位高雄工專畢業的非常優秀的工程師，有非

常豐富的電路設計經驗。其他的工程師也幾乎都是

工專畢業，他們都非常稱職。毫無疑問，我們的技

職體系在當年的確發揮了非常大的功能，培育了無

數產業界有大量需求的基層工程師與技術人員。可

惜的是，當年名揚全臺的臺北工專與高雄工專夫復

何在？如今全國的專校一家一家轉型（或曰升格）

為技術學院，再搖身一變為科技大學。多數科技大

學的畢業生甚至都跟普通大學的畢業生沒有就業市

場的區隔。逐漸地，科技大學想要拋掉

科技兩字，而其學生與一般大學的學生

一樣，紛紛進入補習班準備應付升研究所的入學考

試。

我1 9 8 4年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校區

（UCSB）去唸研究所。離UCSB不遠的地方，有一

個聖塔巴巴拉市立學院（City College）。它提供一

個類似我們二年制技術學院，也就是等同於五專學

歷的教育，偏重職業技能的訓練。這種不頒授學士

學位的市立學院全加州到處都有。對於一般資質的

大多數人，它提供了遠比各大學成本為低的學習管

道，訓練了無數的中階層工作人力。即使是頒授學

位的學校，在聖塔巴巴拉這個小城也可找到一家攝

影學校叫Brooks Institute，它雖小，卻是世界級的專

業職業學校，訓練過許多一流的攝影師與攝影藝術

家；這只是兩個小例子。

美國、日本或歐洲各國的高等教育不像我們

同質性這麼高。技職校院教育雖有諸多口號，然實

質上許多學校與一般大學之辦學目標相近，不僅課

程規劃近乎研究型大學，更競相以學生升學率及成

立研究所為號召與目標，而學生工程實務理解力

（Engineering Sense）與能力卻逐漸下降。人力素質

與特質有其自然分布，而社會產業之需求是全面性

而非單點（單階層）式的，故此現象過度發展的結

果是許多畢業生欲從事高階層之工作而無法勝任，

但中階層及基層具實作能力之技術人力卻嚴重缺

乏，造成人力錯置與浪費。

我那位事業有成的國中同學如果晚生30年很可

能會唸大學，甚至研究所，雖然我無法斷言他會不

會比較成功。我個人在國中三年級決定放棄棒球，

選擇升學，如今偶爾感嘆與職業棒球無緣，好友便

要調侃：「誰叫你要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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